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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小说人物性格刻画的历史进程

唐 富 龄

(一 )

文学既然是人学
,

就离不了写人和事
,

离不了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而从小说的角度来

看
,

也就必然提出塑造人物形象的要求
。

这一要求的实现
,

并非一嗽而成
,

而是经历了漫长

的历史发展过程
。

从文言小说的性格刻画和人物形象塑造来看
,

它基本上是与整个文言小说

的发生发展和成熟过程同步的
。

在文言小说处于孕育阶段的神话传说中
,

虽然有拎黄土造人
、

炼五色石补天的女蜗
,

有

为治水而三过家门不入的夏禹
,

有弯弓射日的后奔
,

有衔木以填沧海— 由少帝之女所化的

精卫等令人景仰的男女英雄人物
,

但他们的衣著服饰如何
,

声音笑貌如何
,

性情脾气如何
,

在这些方面所留给我们的几乎是一片空 白
。

后来的人们虽然可以凭借自己的向往和想象
,

把

这些遥远年代的英雄描绘得有声有色
,

但那不过是他们在此时此地的再创造
,

而与彼时彼地

的有关记载所显示出来的客观效果相去甚远
。

在历史文献中
,

这些记载虽可具有作为原始时

代人们想象力的象征和力量象征的意义
,

但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看
,

他们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形

象
,

显然是极为原始和幼稚的
。

如见于《淮南子
·

览冥训》 中的女蜗补天故事
:

往古之时
, 四极废

,
九州裂

,
天不兼覆

, :
地不周载

。

火槛炎而不灭
,

水浩洋而不息
。

猛兽食撷民
,

鸳鸟攫老弱
。

于是女娟炼五色石以补苍天
,
断鳌足以立四极

,
杀黑龙以济冀州

,
积芦灰以止淫 水

。

苍

天补
, 四极正

,
淫水涸

,
冀州平

,

狡虫死
,

撷民生
。

这里有环境
、

有人物
,

有粗线条的情节提示
,

这些都可视为后来文言短篇小说的原始胚胎
,

但离我们所理解的完整的短篇小说和人物性格刻画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

先秦寓言有不少

故事 中有极简略的人物描写
,

有的还能给人以深刻印象
,

在这方面虽比上古神话传说具有更

多的小说胚胎因素
,

但也仅仅是胚胎而 已
。

汉魏六朝时期
,

文言小说的发展已由胚胎渐变成为婴幼儿
,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随之

有所进步
。

这一时期的小说
,

不少作品的篇幅比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大为扩张了
,

它们 以其

可容性的篇幅记叙了不少有开头
、

有过程和有结尾的故事
,

但在当时社会动乱频繁
、

佛教输

入中国
,

神仙之说继续具有影响的情况下
,

人们深感命运莫测的心理相当普遍
,

因而容易接

受有神论思想
,

以从 中求得虚幻的心理平衡
。

他们
“

以为幽明虽殊途
,

而人鬼乃皆实有
” ,

所

以写小说时
,

也常常是
“

张皇鬼神
,

称道灵异
”

①
,

其重心也很 自然地偏重在情节的怪诞离奇

方面
。

虽然也写人
,

但不是情节为写人服务
,

而是写人为情节服务
,

因而忽视形象塑造
。

比

如
,

这一时期篇幅较长的小说之 一的《汉武帝内传》 ,

洋洋数千言
,

虽然对汉武帝的失政多所

批判
,

但读后很难使人留下关于形象特征方面的深刻印象
。

其间写王母
、

上元夫人与汉武帝



对答
,

授以修仙方法
,

连篇累犊
,

简直可以视为
一
部修炼之功问答录

,

人物基本上是为问答

服务的傀儡
,

大量宣扬迷信和道教的说教
,

读之令人难以终卷
。

即使是《女仙 传
.

樊 夫 人》

(具体时代待考 ) 中樊夫人那种布道济世
,

关心人民疾苦的人物
,

由于作品所追求的主要是

神仙道术
,

所以也没能使她的形象真正站立起来
。

但也应该看到
,

在这时的小说中
,

也有一定数量的作品
,

在情节的叙述过程中开始在 自

觉或不 自觉地表现人物的某些 比较单一的性格因素
。

总的来说
,

就情节的完整性而言
,

志怪

小说走在志人小说的前面
,

而就性格因素的逼真程度来看
,

志人小说则胜于志怪小说
。

不过
,

志怪小说 中的少数作品
,

也有某些人物能给人留下 一定的印象
,

如《搜神记》中的《李寄 》 ,

在

写李寄 自告奋勇
,

只身斩猛蛇
,

为民除害的过程中
,

就粗线条地勾勒了她机智勇敢
、

沉着坚

定的性格特征
; 《紫玉》中对紫玉执着于爱情和缠绵感伤的性格 因素也有所披露

; 《韩凭妻》中

也多少闪现了一个忠于爱情
,

抗拒强暴
,

不甘屈辱的妇女的性格光辉
。

他如《抬遗 论》 中 的

《铸剑工人》
、

《薛灵芸》及《甘后》等篇
,

不仅在情节的完整性上已粗具规模
,

而且也都在 不 同

程度上表现了人物的某种性格因素
。

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在人物性格因素的刻画方面更有时见精彩之处
,

如下两例
: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
,
遂停墓所

。

兄子济每来拜墓
,

略不过叔
,

叔亦不侯
。

济脱时过止
,

寒温而已
。

后 聊试 问近事
,

答对甚有音辞
,

出济意外
,

济既惋愕
。

仍与语
,

转造精微
。

济先略无子侄之敬
,

既闻其

言
,

不觉凛然
,
心形俱肃

。

遂留共语
,

弥 日累夜
。

济虽俊爽
,

自视缺然
。

乃啃然叹日
: “

家有名士
,

三

十年而 不知
。 ”

济去
,

叔送至 门
。

济从骑有一马
,

绝难乘
,
少能骑者

。

济聊问叔
: “

好乘骑不?
”
日 : “

亦好尔
。 ”

济 又

使骑难乘马
。

叔姿形既妙
,
回策如萦

,

名骑无以过之
。

济亦叹其难测
,

非复一事
。

既还
,

浑问济
: “

何以暂行累 日?
”

济 日
: “

始得一叔
。 ”

浑问其故
,

济具叹述如此
。

浑曰
: “

何如 我?
”

济

日 : “
济以上人

。 ”

武帝每见济
,

辄以湛调之
, 日 : “

卿家痴叔死未?
”

济常无 以答
。

既而得叔后
,
武帝又问如前

。

济曰
:

“

臣叔不痴
。 ”

称其实美
。

帝曰
: “

谁比 ?
”

济日
: “

山涛以下
,

魏舒以上
。 ”

于是显名
,

年二十八始宦
。

②

王蓝田性急
。

尝食鸡子
,
以著刺之

,
不得

。

便大怒
,

举之掷地
。

鸡子于地圆转未止
,

仍下 地 以屐

齿踞之
,

又不得
。

镇甚
。

复于地取内口中
,
咨破

,
即吐之

。

王右 军闻而大笑
, 日 : “

使安期有此性
,

犹当

无一豪可论
,

况蓝田 耶? ③

前一则故事的中心人物王湛是西晋人
,

官至汝南内史
,

故称王汝南
。
《晋书》卷七十五有传

,

言其少有识度
,

然少言语
,

兄弟宗族皆以为痴
。

又称其为人冲素简淡
,

器度隋然
,

有公辅之

望
,

云云
。

这则故事主要是从王济的角度来写王湛
,

也从王浑和武帝的眼下来写他
,

层层推

进
,

很精彩地表现出了他那不喜扬才露己而又调悦从容的性格因素
。

后一则选取王述 (曾袭

蓝田侯
,

故称王蓝田 ) 吃鸡蛋时
,

因夹不住鸡蛋的瞬间表现
,

便使他性急如火的性格因素跃

然纸上
。

他如《谢无奕性粗强》写谢无奕之性急而能有所容
, 《王右军年减十岁》写王羲之的少

年机智
; 《周处年少时》写周处的勇敢好胜等等

,

都几乎达到了以一 目而尽传精神的地步
,

从

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性格因素的把握和描写是相当准确的
。

但这也仅仅是一 些性格因素的

把握
,

还不能算是塑造 出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

除《搜神论》
、

《世说新语》外
,

在其他一些文言小说中
,

也可 以找到某些具有一定性 格 因

素描写的人物
,

这里不一一论列
。

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吴越春秋》
。

这是一部反映昊越争

霸历史的作品
,

它既不是正史
,

也不是典型的史传文学
,

而是将历史与传说杂揉
,

经过想象

虚构和夸张渲染而成的作品
,

故介乎历史与文学之间
,

具有历史演义小说的某些特点
。

而其



d
’
的某些

”

片断
,

也可视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言短篇
,
如 《网间内传》 中关于 峨要离

”

的故

事
、 “

孙武试兵法
”

的故事
; 《王僚使公子光传》 中关于伍子青的故事等等

。

在这些片断中
,

`

对

火物性格因素的刻画
,

比前述作品更为充分和鲜明
,

如伍子青为报父仇
,

最后与太子建之子

胜一同投奔于吴的 一段描写
:

… …楚得子尚
,

执而囚之
。

复遣追捕子青
。

青乃贯弓执矢去楚
。

楚追之… …使者追及无人之野
,

资

乃张弓布矢欲害使者
。

使者俯伏而走
。

青日
: “

报汝平王
,

欲国不灭
,

释吾父兄
。

若不尔者
,

楚为墟矣
。 ’

使返报平王
,

王闻之
,
即发大军追子青 … … 闻太子建在宋 … …青遂奔宋

。

宋元公无信于国
,
国人恶之

。

~
一子青乃与太子建俱奔郑 … … 郑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建

。

建有 子名胜
,
伍员与胜奔吴

。

到昭关
,

关吏欲执之
。

伍员 因诈 日
: “
上所以索我者

,

美珠也
。

今我已

亡矣
,

将去取之
。 万
关吏因舍之

。

与胜行去
,

追者在后
,

儿不得脱
。

至江
,

江中有渔义乘船从下方溯水而上
。

子青呼之
,

谓日
: ·

渔父渡我 :
·

如是者再
,

渔父欲渡之
。

遥
会旁有人窥之

,
因而歌日

: “
日月昭昭乎侵 已驰

,

与子期乎芦之漪
。 ”
子青 即止芦之漪

。

渔父又歌 曰
: “

日

己夕兮予心忧悲
,

月 己驰兮何不渡为 ? 事寝急兮当奈何 ?
”

子青入船
。

渔父知其意也
,

乃渡之千浮 (寻 )
、

之津
。

子肯 既渡
,
渔父乃 视之

,
有其饥色

。

乃谓 日
: “

子侠我此树下
,
为子取炯

。 ”

渔父去后
,
子青疑之

,

乃

潜身于深苇之中
。

有顷
,

父来
,

持麦饭
、

鲍鱼羹
、

盎浆
。

求之树下
,
不见

。

因歌而呼之日
: “

芦中人
,

~ _

芦中人
,

岂非穷士乎 ?
”

如是至 再
,

子青乃出芦中而应
。

渔父日
: “

吾见子有饥色
,

为子取晌
,

子何嫌哉广

子胃日
: “

性命属天
,
今属丈人

,

岂有嫌哉?
”

二人饮食毕
,

欲去
,

晋乃解百金之剑以与渔者
: “

此吾前君之剑
,
中有七星

,

价直百金
,

以此相答
。 ,

一

渔父日
: “

吾闻楚之法令
:

得伍青者
,

踢粟五万石
,

爵执圭
。

岂图取百金之剑乎? ,

遂辞不受
。

谓子肯日
:

“

子急去
,

勿留
,

且为楚所得
。 ’

子青 日
: “

请丈人姓字
。 ”

渔父日
: “

今日凶凶
,

两贼相逢
,
吾所谓 渡 楚 贼

坐 也
。

两贼相得
,
得形于默

。

何用姓字为 ? 子为芦中人
,

吾为渔丈人
,
富贵莫相忘也

。 ”
子青 日

: “

诺
。 ,

既

去
,

诫 渔父日
: “

掩子 之盎浆
,
无令其露

。 ”

渔父诺『 子青 行数步
,

顾视渔者
, 己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

。

、

子青默然
,

遂行
。

打寸
、
书声

祥这段文字里
,

伍子青在逃难中的急中生智和高度警惕
,

特别是渔父的沉着机警细致及其耿

平手私的品格
,

都得到了较好的描绘
。

虽然
,

与一般志怪
、

志人小说相比
, 《吴越春秋》是属

于一种特殊档次的作品
,

但从文言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发展历史来看
,

将它视为其中的一个

誉成部分
,

也能顺理成章
·

从这类作品中
,

更可 以加深我们对当时小说作者在性格描写能力

有面的了解
。

虽然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
,

对形象描写的认识水平和实际能力都有很大差异
,

但一般来说
,

即使是那些涉及了性格刻画的作品
,

大都也只是构成了性格因素的点
,

而没有

望感完整的性格面
,

这正是文言小说处于幼稚阶段的特点
,

但也不排斥象伍子青一类故事中

已经开始的较为全面地进行性格描写的脊试
_

(二 )

半 魏晋曾经是被认为张扬个性的时代
,

但从这一时期的小说来看
,

在相当一部分作品特别

是在志怪小说中
,

人们的个性往往受到宗教情绪的压抑而难以充分表现出来
,

因而也自然地

,
海制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形象的塑造

。

到了唐代
,

随着人们对小说特点及其意义认 识 的 提

篇
,

宗教成分逐渐减退
,

搜奇猎逸
、

消闲逞才的倾向也受到抑制
,

利用小说来 自觉地反映现

实人生和抒发个人情志的 目的性则不断获得加强
,

加上小说本身艺术创作经验积累的增多
,

冬加之在唐代文学的百花园里
,

既有各种姊妹文学的互相渗透影响
,

又有科举温卷之风的吹

拂催发
,

它终于摆脱了婴幼期的稚气
,

旦臻成熟
,

于唐德宗时跨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



期
。

其标志之一
,

是由于面向现实人生
,

面向现实中的各种人际关系
,

因而性格刻画和形象

塑造便在不同程度上逐渐受到作家们的 自觉重视
,

并在这一方面使之进入了与汉魏六朝小说

差异极为明显的另一层面
。

在唐人小说早期某些仍不脱灵鬼狐怪的作品中
,

已开始注意人性的渗透
,

至沈既 济 《任

氏传》 中的任氏
,

作为狐妖
,

她虽然仍具有飘然而来
,

倏忽而去等特点
,

但其思想感情 和 绝

大部分实际活动
,

都是现实生活中人的再现
。

在狐性与人性相结合的描写过程中
,

重点是写

人性
,

狐性是为写人服务的
。

正因为强调写人
,

所以从情节到细节的安排
,

从 肖象描写到心

理刻画
,

都着重突出她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特点
,

因而塑造出了开朗大方而又带有 几 分 野

性
,

艳丽机灵而又不失庄重的任氏形象
。

在她身上
,

人们所看到的 已不是某种性格 因 素 的

点
,

而是由若干点连成线
、

由若干线构成面的完整而又个性鲜明的形象了
。

这种进程
,

在文

言小说形象塑造领域中
,

是一种具有飞跃意义的进步
,

它标志着作家已不满足于兴之所到
,

东鳞西爪地来描写人物
,

而是努力探索被描写对象的内在机制
,

以展示其相对完整的性格特

征
。

《任氏传》以后的许多优秀唐人传奇
,

特别是在一批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中
,

除有 象 《倩

女离魂》
、

《李章武传》
、

《柳毅传》
、

《裴航》等这类赋予人物形象以浪漫色彩的作品以外
,

还有大

量完全按照现实生活逻辑来展开情节
,

比较成功地刻画出具有性格特色的人物形象的作品
,

如《李娃传》
、

《霍小玉传》
、

《长恨歌传》
、

《无双传 》
、

《飞烟传》等
,

另有一些其他题材的 作 品 如

《谢小娥传》
、

《虫L髯客传》
、

《昆仑奴》等
,

虽以情节的曲折奇特取胜
,

但也同时比较重视在情节

的发展过程中刻画人物
,

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情节叙述与性格刻画双头并进
, “

人物引出

事件
,

事件造就人物
,

两者紧密相连
”

④
,

交织发展的结构格局
。

有的作品如《莺莺 传》 等
,

更是将重心偏移于性格刻画方面
,

在这一
“

振撼文林
,

为力甚大
”

⑤
、

的故事里
,

并没有过多地

注目于情节的曲折离奇
,

而是紧紧抓住莺莺心中情与礼的矛盾冲突
,

通过他与张生间爱情关

系的发生发展及其最后被张生遗弃过程的描写
,

充分展示了她独特的悲剧命运和在叛逆中又

带有某种软弱性的特征
。

虽然在唐人小说
,

特别是在它的早期和晚期作品中
,

也有片面追求

情节离奇
,

忽视人物性格刻画
,

甚至以宣扬宗教为 目的
,

连审美价值也不顾及的作品
,

但作

为一 个历史时期文言小说创作的主要倾向来看
,

它 已由汉魏六朝点式性格因素描写跨入了面

式性格刻画的阶段
。

在这些性格刻画中
,

以单面的扁平性格居多
,

也有以一面为主而涉及多

面的性格
。

这对促进文言小说的成熟和对后世小说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

是不可低估的
。

宋元明三代是文言小说的中落期
,

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

人物形象塑造的萎缩疲软
,

则是

重要的一面
。

尽管这时也出现过某些注意人物形象塑造的好作品
,

如宋代的《李师师外传》 ,

明代的《芙蓉屏记 》
、

《刘东山 》等
,

但总的来说
,

大多数作品都是主袭而不主创
,

没有表 现 出

突破唐人落篱
,

进行 艺术开拓的勇气与能力
,

其结果正如鲁迅所批评的那样
: “

末一代文人之

为志怪
,

既平实而乏文采
,

其传奇又托往事而避近闻
,

拟古且远不逮
,

更 无 独 创 之 可 言

矣
。 ”

⑥它们
“

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质
,

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
” ,

有些作品情节既缺乏合乎生 活 逻

与艺术逻辑的真实性与曲折性
,

人物形象也显得苍 白而缺乏神采
。

究其原因
,

一是在当时统

治者既尊儒术
,

又提倡佛道思想的影响下
,

生死轮回
、

诬仪方术一类愚昧落后的迷信观念重

又涌进小 说领域
,

从而使一部分作品由唐人开始的
“

有意为小说
”

复又倒退到张皇鬼神的老路

上去
,

既是为了张皇鬼神
,

也很容易忽视现实生活中所应有的性格刻画
。

二是这时的作者多

以搜集奇闻异事为满足
,

不大着意于艺术上的改造加工
,

致使不少好的素材
,

只能始终维持其

原始状态的化石面 目
,

无法获得艺术的新生
,

当然也不可能创造出具有特色的人物形象
。

三



是在文言与白话双轨并行的竞争过程中
,

这时的文言小说在内容上既不能面向现实
,

在形式

上又不易为群众所接受
,

话本小说却 以其富有生命的艺术魁力
`

赢得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市民

阶层的欢迎
。

相形之下
,

文言小说也就难以抬头
,

反过来又影响了作者的创作热情
,

在低落

的创作情绪下
,

自然难以塑造出成功的艺术形象
。

元明两代的文言小说
,

基本上是宋以来中落形势的延续
,

以明代的《剪灯新话》
、

《剪灯余

话 》
、

《觅灯因话 》为代表
,

出现了某种要求在困境中突围的意向
,

但实际上都不脱模仿唐人的

案臼
,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仍然没有鲜明的特色
,

有的人物只不过是作者手中任从摆布的牵

线木偶
,

如《剪灯新话》中的《水宫庆会录》所写及的余善文与广利王等人
,

实际上不过是作者

借 以抒发文才的傀任
。

在这类作品中
,

唐传奇那种注意在生动的情节描写中刻画人物性格的

优秀传统被丢开了
,

这正是它们缺乏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三 )

文言小说在经历了漫长的低谷期和嘴喝徊徘之后
,

终于在明末清初出现了以《聊斋志异》

为主体的新高峰
,

构成这一高峰的成就有多方面原因
,

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人物形

象
,

则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

张潮所辑《虞初新志》
,

共收文言小说一百五十篇
,

多为明末

清初文人作品
,

其中以人名标题的人物传记在一半以上
,

而且确有不少将人物写得栩栩如生

的作品
,

如王漱定的《汤琵琶传》
、

李渔的《秦淮健儿传》
、

侯方域的《马伶传》
、

魏禧的 《大 铁 椎

传 》
、

邵长蓄的《阎典史传》
、

徐士俊的《汪十四传》
、

顾彩的《髯者传》
、

佚名的《小青传》等
。

虽

然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平与思想高低都存在各种差异
,

但作家们在写作中都偏重于在情节叙述

中突出形象描写的意图是一致的
。

不过
,

这些作家创作小说
,

大都只是兴之所至
,

偶寄毫素
,

因而留下了一些吉光片羽式的作品
,

而以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事于文言小说创作
,

并在人物形

象塑造方面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文言小说创作成就的
,

是蒲松龄和他的垂世 之 作 《聊 斋 志

异 ))o

据不完全统计
, 《聊斋志异》中所写及的人物在一千以上

,

上自王公贵族
、

文官武将
、

地

主豪绅
,

下至落拓书生
、

商农工匠
、

贩夫走卒
、

医 卜星相
、

三教九流
,

几乎无所不有
。

在一

个作家笔下
,

以如此众多的男女老少人物
,

扫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面貌
,

这在文言小说以至

在整个古代短篇小说发展史上
,

可说是空前绝后的
。
《红楼梦 》写及的人物有数百人

,

涉及的

生活面非常广泛
,

但从人物的数量和所包含的阶层来着
,

在数的统计上
,

也有不及《聊
·

斋 志

异》之处
。

当然
,

数量众多
,

涉及面宽
,

虽可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作家对人物形象的重视
,

但这并不

是衡量作家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成就的主要标尺
。

其关键在于是否塑造了和塑造了多少栩栩

如生
、

特别是堪称
“

这一个
”

的典型形象
,
还要看他在形象塑造方面提供了哪些新的思想和新

的创作经验
。

关于前一个问题
,

如果把《聊斋志异》置于整个文言小说发展的过程中来看
,

除

去一部分本来就无意塑造人物形象的作品和其他笔记
、

杂记之类写数行即尽的作品
,

应该说
,

它的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率还是相当高的
,

象《婴宁 》
、

《小翠 》
、

《娇娜》
、

《青凤》
、

《聂小倩》
、

《阿

宝》
、

《连城 》
、

《辛十四娘》
、

《花姑子》
、

《小谢 》
、

《宦娘》
、

《晚霞》
、

《葛巾》
、

《香玉 》
、

《席方平》等篇中

所塑造的男女形象
,

不仅个性鲜明
,

而且在整体水平上超过了唐人传奇
:

一是这些形象所涉

及的生活面更加广泛了
,

二是其中多数形象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

因而更能给人以亲近感
; 三

是其中不少人物的性格刻画更为细腻
,

性格因素更为复杂
,

在扁平形象的基础上
,

更多地包



容了一些圆形形象的发展因素
。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
,

这是以一个作家的作品与众多作家的作

品进行整体比较所显示出来的优势
,

因而更为耀人耳 目
。

,

《聊斋志异》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

还在于它能既吸收前人优秀的 创 作 经

验
,

又能不为所囿
,

在独创中形成 自己的艺术风格
,

真正做到了
“

收百世之阂文
,

采千 载 之

遗韵
,

谢朝华于已披
,

启文秀于未振
。 ”

⑧在它那
“

用传奇法
,

而以志怪
”

的体式中
,

从如何处

理情节描写与性格刻画关系的角度来看
,

既有六朝小说式的作品
,

更有唐传奇式的作品
,

但

都不是简单地模仿
,

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探索和攀登
。

在这种探索中
,

我似丛缨斋志异》各种类型的作品中
,

就可以发现文言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历史缩影
,

但它

不辱厚娘形态性的缩影
,

而是一种在全面提高基础上更具有典型意义的缩影
,

从中可以明显

地看出文言小说中人物性格亥随画由点线到面
,

由单一西渐趋复杂
,

由扁平而渐趋圆满的发界
过程

。

从这一角度出发
,

我们拟将《聊斋志异 》中的性格刻画与形象塑造分为以下儿种类型
,

而从这儿种 走型 中
,

更可以具体地看出蒲松衅仓嶙性地继承前人传统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

一是聚光型
,

即在写及某一人物时
,

并不全面展开描写
,

而是象聚光灯那样
,

将光源集

牢浑吐人物性格因素的某一点上
,

又不是长时间的集聚
, 而是刹然开关

,

一闪即逝
。

通过这种

夹父子一

为
、

甚
.

不

集聚
,

使人物的某一性格因素突然凸现出来
,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

如《镜听 》 :

益都郑氏兄弟
,
皆文学士

。

大郑早知名
,

父母尝过爱之
,

又因子并及其妇 ; 二郑落拓
,

母所欢
,
遂恶次妇

,

至不齿礼
:

冷暖相形
,

颇存芥蒂
。

次妇每谓二郑
: “

等男子耳
,

何遂不能为妻子争光 ?
,

遂摈弗与同宿
.

于是二郑感愤
,
勤心锐想厂赤

遂知名
。

父母稍 稍优顾之
,

然终杀于兄
。

次妇望夫禁切
,

是岁大比
,
窃于除夜 以镜听 卜

。

有二人初公
相推为戏

,
云

: “

汝也凉凉去! 分妇归
,

吉凶不可解
,
亦置之

。

一
闺后

,
兄弟皆归

。

时暑气犹盛
,

两妇在厨下炊饭铜耕
,
其热正苦

。

忽有报骑登门
,
报大郑捷

、
毋入

厨唤大妇 日 : “

大男中式矣! 汝可 凉凉去
。 ”

次妇忿侧
,
拉且炊

。

俄又有报二郑捷者
。

次妇力掷饼杖而起 ,

扩 日
: “

侬也 凉凉去!
”

此时中情所激
,

不觉出之于 口 ; 既而思之
,
始知镜 所之验也

。 一 ;

巷里抓住二郑妻子在听到丈夫捷报后
,

掷杖而起
,

脱口而言的瞬间表现
,

突出了一个性格好

强的妇女因不堪长期忍受歧视而要一吐怨气为快的性格特征
。
《王十》与《郭安》都是采用诞言

奇张的手法来写悖逆起码生活逻辑的判决
,

前者表现了一位是非分明
,

爱护小民百姓的清官

性格中所具有的幽默雅趣因素
,

后者则再现了昏官昏到近乎高烧梦吃状态下的性格因素的瞬

网表现
。

从这类故事的描写手法中
,

我们可以看到《世说新语》中《王兰田性急》
、

《谢无 奕 粗

鲁》等一类作品的影子
。

又如《于江》
、

《砍蟒》等表现农民
、

樵夫智勇的作品
,

虽然其聚 光 程

厚不如《镜听 》等作品集中
,

聚光的时间又要比它们长
,

但仍然只是点的性格因素描写
,

并且

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搜神记》的《李寄 》中对李寄的描写
。

这类作品
,

都可视为六朝小说中那种

写点而不写面的性格因素描写在变革过程中的延续
,

它虽然鲜明地突出了某一性格因素
,

但

并不等于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

不过
,

这种善于捕捉人物瞬间表现或某种特殊表现来

刻画人物性格的手法
,

显然是可以用来为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服务的
,

在很多情况下
,

它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法
。

蒲松龄在许多作品中
,

都很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手法
。

二是散点型
,

即整个作品是以纵向的情节叙述为重心
,

但又注意在不同程度上于情节发

展的空疏处适当点染性格
。

这种点染
,

不是集中的
,

而是分散的
,

故姑名之日散点型
。

这类

小说
,

一般比聚光型小说情节复杂
,

性格因素的点也要多些
,

但不刀肠么集中突出
。

如《罗刹海

市》虽 以马骥为主人公而贯穿全书
,

但前一部分中的主要笔墨是揭露罗刹国以丑为美
,

以美为

丑的审关观和与之相适应的畸形的社会状态
。

马骥的作用
,

只是以参与者的身分
,

为读者了

解这一社会的怪现状作导游
。

虽然也谭尔写及导游者的声音笑貌, 模糊地表现他的某些性格

·

1 0 0
·



因素
,

但这些显然不是作者所要重点诉诸读者的
。

后一部分写马骥入海市龙宫
,

被 招 为 附

马
,

名躁四海的生活
。

于性格描写
,

着墨较多
,

较好地揭示了他的内心世界和善良多情的性

格特征
,

但与前半部对他的性格描写缺乏有机的联系
。

因为在作者的构思中
,

主要是以后部

分浪漫色彩较浓的理想世界来对抗前部分中美丑颠例的世界
,

虽然基本上达到了这目的
,

但

由于忽略了人物性格的全面描写及其与情节的更为有机的配合
,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题

的吃深刻的表达
。

又如《胭脂 》虽然对胭脂
、

鄂生
、

王氏以及施愚山等人的性格特征都把握得

相当准确
,

但作品并没有对他们进行精细的描画
,

其重点是偏重于突出一桩冤案的形成及其

审理的复杂过程
,

所以仍是属于散点型作品
。

还有的作品如《新郎》
、

《 王兰》等更是明显地偏

重情节
,

基本上不着意于性格刻画
,

也可附于这一类中
。

散点型的作品不如聚光型作品那么

容易在某一点上给人以深刻印象
,

但从人物形象塑造的发展趋势来看
,

它已由单点而扩展成

为多点或线式的描写
,

而这正是由汉魏六朝小说进入唐传奇时代的一部分作品的特征
, 《 聊斋

志异》中的这两类作品
,

正好在一定意义上再现了这一过程
。

一
三是同步型

,

即纵向的情节描写与横向的性格刻画双头并重
,

同步发展
,

它是《聊斋志

异》处理情节与性格关系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
,

如《席方平》
、

《王桂庵 》
、

《花姑子》
、
《 田七郎 》 、

《崔猛 》
、

《娇娜 》
、

《阿宝》
、

《细侯》
、

《青梅》等
,

很难说它们的重心是偏重情节还是偏重性格
。

如
((E辛十四娘》中对辛十四娘美丽善 良

,

有识有见
,

遇事沉着
,

应付 自如的性格发展过程的阶段

性描写
,

与情节体系的阶段性发展完全是 同步配套的
。

在冯生冒失追求她和郡君要为她作伐

嫁给冯生时
,

她是个
“

容色娟好
” , “

羞涩不安
” , “

俯首无语
” , “

嘿嘿而已
”

的女子
。

而当郡 君 进

一步要她与冯生马上成婚时
,

她便公开反对草草合香
,

申言既死不敢奉命
,

显示了性格中柔

中有刚的一面
,

这是 因为情节发展至此
,

正好为她提供了表现这一面的机会
。

她 与 冯 生 结

婚后
,

一再劝戒冯生不要与楚银台公子这个豺狼之辈相往来
,

甚至以离异来警告冯
一

生 去 掉

轻薄之态
” ,

但冯生终于抵御不了公子诱惑
,

以至最后被其构陷入狱
。

在这一情节发展过程

中
,

充分展示了十四娘的观察分析能力
、

态度鲜明的处世原则和勤俭洒脱的持家风度
,

一

进一

步丰富了她的性格内涵
。

冯生入狱后
,

她为营救冯生所作的一系列布署和努力
,

是全篇情节

中最为精彩的部分
,

也是她那善良
、

果断
、

胸有成竹
、

临事从容的性格特征和品格光辉在更

高层次上得到集中表现的时候
,

而对她性格的刻画也随着情节进入尾声而基本完成
。

这种同

步型的作品
,

比聚光型
、

散点型更有利于人物形象塑造
,

同时又很注意情节的曲折腾挪
,

很

适合于文言小说作者传统的审美观和读者的欣赏 口 胃
,

所以曾作为一种 成熟的小说形式
,

被

基f代作家广泛地加 以运用
,

蒲松龄则进一步丰富了这种形式
,

并用其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

艺术形象
。

四是性格型
。

这类作品虽也重视情节的委婉 曲折
,

但其纵向发展的节奏比较舒缓
,

而在

舒缓的情节发展中所进行的性格描写则比较绵密
,

明显地呈现出以性格刻画为重心的结构格

局
。

如《婴宁》的情节并不复杂
,

但因作品竭尽全力来对婴宁形象进行精心雕塑
,

故能使人对

之留下难忘的印象
。

对婴宁形象的塑造
,

主要是通过写其爱笑与爱花这样两个具有象征性和

表现力的特点来完成的
,

在情节转换并不频繁和相对稳定的画面中
,

往往频繁地写其笑声和

爱花之癖
,

而较少地写及她的对话和在人际关系 中的激烈冲突
。

由于作者对她的内心世界和

性格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开掘
,

把握并写出了她的爱笑与爱花在各种不同情境下的各种维妙的

特殊表现
,

既能给人以各有其情
,

各极其态 的新鲜感
,

又有情之所至
,

出自肺腑的 自然感
,

再辅以少而传神的对话
,

一个纯洁天真
、

乐观开朗而又并非幼稚的少女形象
,

便跃然纸上了
。

《小翠》的情节虽比《婴宁》复杂离奇一些
,

但作者在情节的叙述中
,

处处不忘塑造以爱谑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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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而实际很成熟的小翠形象
。

在这类作品的形象塑造中
,

不仅突出了性格的主导面特征
,

而

且适当地写出了性格的多面性及其发展过程
,

在对主导面特征描写时
,

又能写出其多层次的

色泽
,

给人以单一的丰满之感
,

从而更突出地展示了性格描写由扁平向圆形渐进的 发 展 趋

向
。

这类作品在《聊斋志异》中虽然为数并不很多
,

但 由它所展示的这种方向
,

在文言小说性

格描写的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

以上四种类型只是大致的划分
,

不少作品包括上面例举的某些作品在内
,

往往 是 跨 型

的
,

并不是径渭分明地非 A 即B
。

如《促织 》
、

《王桂庵 》等
,

并没有完全摆脱以情节为重点的

格局
,

又都注重性格刻画
,

既是同步型
,

又多少 留有散点型的痕迹
。

又如《小谢 》
、

《娇娜》等
,

既是同步型
,

又多少带有性格型的因素
。

从这种划分中
,

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蒲松龄在进行性

格刻划时所进行的多种探索
,

也可以集中看出文言小说性格发展过程的脉络顺序
,

即由偏重

情节到情节与性格并重
,

甚而至于偏重性格
; 由性格的点滴 因素描写到性格面的描写

,

以至

于由扁平而逐渐开始触及圆形的某种边缘
,

则是文言小说性格刻画和形象塑造渐趋完善的发

展趋势
,

《聊斋志异》则比较全面地体现了这种趋势
,

并在大量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不少这方

面的创作经验
,

为文言小说的性格刻画作出了重要贡献
,

限于篇幅
,

拟另著文论述这方面的

问题
。

注释
:

① 鲁迅
: 《中国小说史略》 。

② 《赏誉 》第八
〕

③ 《 忿猖》第三十一
。

④ 爱
·

摩
·

福斯特
:

《小说面面观》 。

⑤ 鲁迅
: 《唐宋传奇集

·

稗边小级 .))

⑥⑦ 鲁迅
: 《中国小说史略 》

。

⑧ 陆机
: 《文斌 .})

(本文责任编挥 张炳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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